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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农村，时常可见长势喜人、树体高大
的桂树、樱花。它们点缀在庭院深处、房前屋
后，甚至连绵成片，成为一道美丽景观。但也
不乏孤守空房，望穿岁月的荒桂、弃樱，甚至
沦为烧火柴。一些荒废掉的成片苗木，还长
期无效占地。一树繁花寂寞开，曾经的园林
佳品，何以成为进退两难的烂尾之物？

遥想当年，乡间稀罕的“祖
传”老桂树，动辄开出数万高价，
野生的大山樱也常被兴师动众地
移植，“一树富一家”的传奇成为
美谈。自此兴起了一股种桂、种
樱的热潮。但苗木长成即遇市场
冷冬。十年树木，一朝无人问津，
其兴废之嬗、得失无常，令人惊
叹。美丽的树何以变成不美丽的
事？颇值得重视、深思。

桂花、樱花名贵一时，缘于价
值高，存量少，爱者众，市场渴，本
是很正常的“供不应求促成价格
走高”的市场现象，但因群众对其
规律性本质认识不足，误把个例
当成例，形成“此类东西都值钱”
的定论，产生“轻松赚大钱”的愿
景，以致跟风成潮。我们所经历
过的各种“热”，如房产、股票、兰
花、桂花，无不如此。但人们何以
长期记吃不记打，吃亏不受教？
既因市场本身缺乏理性，也因长
期缺乏正面的引导，终致伤时、伤
农的后果。帮助农民提高认知，
引导理性务农，当是避免重大损
失的解药。鉴于此，责任部门应
更加关注农村、农业动态，善于发现苗头性问
题，做到不失位、不失察、不失声、不失偏，方
能避免频繁地重蹈覆辙。

对于已存在的问题，更得积极帮助解
决。名贵苗木价格走低，正是推广普及的良
机。何不趁此实施为民解忧和提升环境的双

赢之策？灵活推行“能盘活的盘活，能消化的
消化，能处置的处置”，当可有效消化存量。
如：深藏乡村无人识的好资源，能不能通过宣
传，使之更多地“被知道”“被看见”？一家一
户无力承担的起苗、运输等环节，能不能帮助
对接专业队伍上门服务？能达到“一招鲜”的
私家园林和特色民房，可以因势利导成“最美

庭院”“园林庭院”，条件好的甚
至可以流转活化利用。有些已
经成为群众春游踏青热点的苗
木种植区，也可以就势开辟山
地公园、健身路径或景观线，以
赎买、补贴的方式化为共享资
源。一些在本地表现出色的树
种，在城市建设、镇村绿化等项
目中予以侧重消化。一些无力
维持的基地，则及时清算，作价
处置，尽快终止不良占地。多
点帮助，多想办法，就会产生更
多出路。

解决好时下问题，就是为
前路扫除障碍，卸除历史包袱，
就是为了更好前行。乡村振兴
是一个宏大工程，要汇聚许多
要素，也会激活许多资源，打破
一些瓶颈，清除一些束缚，再创
造一些条件，很多机会与活力
就会得到释放。广阔农村大
地，大好的前景正待打造，把问
题解决好，把农民服务好，让一
树繁花落暖处，其未来才会一
片光明。一年之计在于春，又
是一轮桂树抽芽，樱花烂漫，梦

想生长，共同把希望的种子播好，把希望的田
园管好，那么乡村大地，必将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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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现有一处资产拟予以出租，诚招承租人。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位于闽清县坂东镇坂东新街190—1号，面积
17平方米。

1.租赁期限：1-5年
2.租金底价：年度租金37810元。
3.投标保证金3000元，中标后保证金转为押金。
报名及投标时间：报名日期2023年3月24日—

2023年3月30日止，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黄先生 15806018841
特此公告。

闽清县坂东供销合作社
2023年3月24日

招 租 公 告
《论语》是我国极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

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
语治天下。”可想而知，历代统治者对其的重
视程度。

《论语》作为一部中国春秋时期的语录体
散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书中
既有对社会、人生美好蓝图的描绘，又有人性
和政治道德、文化碰撞出的智慧火花。例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形容时
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感慨
人生世事变化之快，更为普遍的意义，那就是
要珍惜时间。时光如流水，从身边静静地流
过，一不留神便失去了。所谓青春易逝、韶华
难在正是这样的道理。

而在整本书中，孔子对“孝”之一字的阐
述最令我难忘。“孝”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
论语里的“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
评判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如何的一个基本标

准。孔子认为孝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
还需要在情感上对父母进行关爱、尊重与理
解。在论语中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在
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如果对父母只是物质
上的供养，没有用心去关爱父母，那么跟对畜
生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认为：“父之所爱亦
爱之，父之所敬亦敬之。”这句话告诉我们父
母所喜欢的东西以及爱好，我们应该尊重、理

解他们。
在生活中交朋友，我们都会看看对方是

否孝顺父母，可见“孝”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一个人如果对生他、养他的父母
都无感恩之心的话 ，那么跟这个人交朋友是
不值得考虑的。

而在如今社会上，怎么样才能做到真正
的“孝”呢？我认为第一点，不要对父母大呼
小叫。现在的很多人总是把坏脾气留给家

人，把好脾气留给了外人，这种人是最愚钝
的。不要让这些坏脾气成为你与父母之间的
隔阂，多给父母一些关爱与包容。第二点，尊
敬父母，就是要发自内心地敬爱父母，尊重父
母的意见。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一个人
如果对父母都不尊敬，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孝
顺。尊敬父母那就要能虚心接受父母的教
诲。父母的人生阅历比我们肯定丰富 ，要听
取父母合理的意见，毕竟为人父母，也不一定
每件事都是对的，我们做子女的也要懂得“择
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通过学习《论语》，我明白了“孝”的重要
性。 （指导老师 郑宁）

“ 孝 ”为 德 之 本
——我读《论语》

○ 闽清高级中学高一4班 黄欣茹

三月芳菲，在日本
倘若错过观赏樱花，或
许会成为一种遗憾吧。
当然，其实身在初春的
日 本 也 几 乎 不 可 能 错
过，因为随处皆有漫开
的浅粉，蓬松地飘浮在
枝头。

相比于国内踏春的
信步闲游，日本的“お花
見”更多一分执着。所
以，仅仅邂逅路旁的三
两春樱，是很失礼的。

游览景致的心情大抵两类：
——随遇而安，无所偏执，观景而忘怀；
——向往多时，终得成行，随愿而满足。
在商业化的旅游景点，也许第一种心态更能

享受旅程。但是赏樱，却是不妨用一颗“朝圣”的
心。

因为，樱花的美是严肃的。
东京的赏樱点颇多，挑选起来确实有点困

难。常去的是日本皇居西北侧的“千鳥ヶ淵”，护
城河两岸遍植山樱，也是历史悠久赏花胜地。

近年东京的樱花总是姗姗来迟，不过我也总
是来得更迟。花落时节初识君。到达公园步行道
时，两岸的樱花树上已可见初萌的绿芽从花簇的
稀松处探出身。错过了清一色的粉色，却也算是
另一番景致。

时不时会有一阵疾风跌跌撞撞地冲过，于是
枝头的花瓣清脆地脱离，漫天飞舞，随即又翩然落
下。此时，独有一种在落花时节才能体验到的“艳
遇”——迎面飘飞的花瓣软绵绵地和自己撞个满
怀，每一片花瓣轻抚在脸上，倘若闭上眼睛感受，
仿佛能感觉到花瓣间细腻的纹理和皮肤摩挲而
过。

在不远处，飘落的樱花不少都飘落河面，在漂
流中渐渐汇聚到两岸，形成一道粉色的绸带，绵延
而下，颇有几分壮观。

因为错过正季的赏樱时间，河上没有旅游攻
略里的游船如织，也没有攒动的人群在小码头排
队等候。只有一些带着自制便当，合家坐在樱花
树下闲谈的人们。这或许才是本来的模样。

我初看樱花时，总是欣喜若狂。但一日下来，
却觉得渐渐感觉到了樱花背后的况味。当初在书
中看到关于花落凋零时的伤情并没有什么共鸣，
那一刻却在落红漫天中想起了日本原野的侘寂。

想来，日本人钟爱樱花，既在于其花开烂漫，
也在于其花落飘零。如果说花开是一种圆满，花
落便是一种涅槃。樱花，独开一色，纯粹而肆意。
花开花落，生命流转，日本人赏樱花，其实也是一
种禅心悟道。

所以，在日本，赏樱花，不妨严肃。

赏

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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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游相狎俩文鸳，陪伴廊桥度旦昏。
草绿层层满坡地，村添美美小公园。
少童集结闹嬉戏，老者招呼闲诉言。
今日新容民政惠，一心勿忘党丰恩。

今日新农村
○ 林洪谋

解放战争时期，闽清旅榕进步青年学生许
世桐、张达略、刘汝为、吴大挺、翁健、章际祥等
纷纷加入城工部地下党组织。为声援闽清人
民的革命斗争，这些地下党员团结旅榕闽清进
步青年学生，并在爱国人士许显时等的支持
下，创办了《闽清通讯》和《梅青》月刊。

《闽清通讯》及闽清学会 最早的“闽清学
会”成立于1928年秋，是刘子崧等旅榕闽清籍
学生及其他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的，曾出版有

《闽清学会》月刊，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
1944年夏天，为了联络感情，交流学习经

验，旅榕专科以上学校闽清同学会20多位各院
校代表，在六都福源堂召开座谈会，决定再度
成立“闽清学会”，公推福建协和大学闽清同学
会主持，并出版《闽清通讯》会刊。1945年，第
二届“闽清学会”转由福建学院闽清同学会主
持，因时局影响，经济困难，会务中断。

1947年3月15日，福建协和大学闽清同学
会再度发起，力主恢复“闽清学会”，并邀请各
院校代表参加，假福州南台青年会开会讨论，
公推肖立文、张钦西、黄良镇、黄良遗、黄家赏
等9人负责筹备。当月23日，在仓前山华南女
子文理学院附中召开“闽清学会”会员联欢大
会，选举第一届理监事。理事有张钦西、肖立
文、许世桐、朱祥照、黄家赏、黄德容、卢宗兰7
人，黄良镇、翁健为候补理事；监事有黄开绳、
刘子崧、许昭之3人，刘我谋、刘宫鹦为候补监
事；并聘许显时、黄章五、林文聪为顾问。

当时福州专科以上学校有福建协和大学、
福建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农学院、福
建医学院、福建神学院、福建师专。这些学校
都成立有闽清同学会，并与厦门大学、浙江大
学经常有联系。在福州的闽清籍学生以福建
学院、福建协和大学较多。至1947年，“闽清学
会”发展会员一百几十人。

闽清学会重要活动之一是编辑发行会刊
《闽清通讯》。会刊第一期于1947年5月1日出
版，计出版 9 期，第九期于 1949 年 4 月 24 日刊
行。每期印数 500 本。第一期由协大同学主
编，许显时撰写发刊词《时代青年应具之人生
哲学》；第二期至第五期由张达略主编；第六期
至第九期由黄际信主编。会刊经费有会员会
金、会员乐捐、闽清同乡会拨款等，第九期则全
系许显时捐赠。

《闽清通讯》对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启
发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起了一定
作用。如第九期文章：有平心的短论《谁是我
们的县长》，提出为建立民主、进步、安定、富足

的新闽清，县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建设
新闽清的才识与决心，开明的政治作风，没有
氏族观念。还有火星的文章《吴县长不走何
待》？雨石的文章《闽清经济同学呼》，新闻报
道《县立简师同学呼喊要吃饭》，来函照登《财
粮科长作恶多端，老百姓莫奈伊何》，讽刺镜头

《县太爷任职周年纪念》，论坛《主观努力与客
观预见》及《乡讯拾零》等。

1947年暑期，闽清学会曾在毓真女中举办
暑期补习学校，获得社会好评。1948年7月16
日至8月22日，闽清学会在六都六叶祠举办规
模更大的暑期补习班，计有104位同学，分高、
初中五组上课。补习班采取自学辅导制，经常
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举办时事论坛，开展经济危
机、青年出路等专题座谈会，并组织月光会、野
餐会、歌唱会、师生谈心会等活动。参加补习
的学生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提高觉悟。
补习校的教职员阵容很强。校长黄德容、教导
肖立文、训导吴大艇、总务章际翔，教员有黄祥
麟、张钦西、黄世杰、黄天焕、池圣雄、詹文煜、
刘力成、黄际信、张达略、黄德和、刘汝为、刘绍
太、詹维庚等。这些教职员不仅有许多是地下
党员，而且都学有专长，教学得法。因此参加
补习班的学生，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学识上都
获益匪浅。许多学生很快成长成为地下党员
和革命骨干，走上解放战争的战场；还有许多
学生后来都成为颇有建树的教授、专家。

《梅青》月刊及梅青学会 《梅青》月刊系
“梅青学会”所办之刊物。梅青学会全名为梅
青学术研究会，约成立于1946年冬，由福建师
专学生许世桐、福建学院学生黄亦天、福建学
院附中学生翁健、张达略等倡议发起。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多为发起人，会长为许世桐，并聘
请许显时、刘子崧、黄章五、吴其瑞、刘扬芬诸
人为顾问。参加人员系在榕的一部分大中专
学生及在县的一部分小学教员，近百人。1948
年12月19日，“梅青”二周年纪念会暨第五次
会员大会在福商中学举行，到会来宾和会员有
五十多人。大会选举章际翔、肖理邦、黄亦天、
吴大新、许世桐、刘会光、吴尔尧、黄德镜、黄应
嵩、黄守农、张学铭、王友勋、刘宜超等十四人
为理事，推举章际翔为会长，许世桐为副会长。

《梅青》月刊是梅青学会主要活动阵地，创
办于 1947 年春，至 1949 年 5 月，计出版 24 期。
每期16开，四至八页，八至十六版，印发五百份
至一千份。第一～十期编辑为翁健、张达略、
王友勋等；第十～二十四期编辑为章际翔、张
达略等。梅青经费由许世桐、翁健、刘守枫、肖

理邦、刘聿鹏等向县内各界募捐。
《梅青》月刊也称《梅青通讯》。刊头题字

第一～四期系顾问许显时手迹，第五期起用叶
挺荃推荐的一位木刻家的作品，第十一期后改
用美术字体。

《梅青》月刊内容分为短论、读者投书（也
称读者呼声、来函照登）、家乡近事、文艺、各地
通讯等栏目。其中尤以家乡近事，来函照登最
受县内外读者欢迎。家乡近事每期都有县内
社会动态数则至几十则。例如第二十三期有
十一则，小标题分别为：①《清溪乡全体国民教
师，二度争活命宣告总请假，其他乡镇也在同
情支援中》；②《清溪学校庆祝儿童节，活动节
目又多又热闹》；③《反征兵反征粮，人民力量
空前壮大了》（园头村等）；④《电话机不翼而
飞，二百斗米又赎回》（玉文镇）；⑤《少女老翁
因何辜，双双遇匪见阎王》；⑥《陈伯来手段高
强谋代表，勾结吴秘书推倒当选人》；⑦《某绅
士做媒有愆，生强弄把戏，县长笑微微》（花八
千斤谷买仓管员职位）；⑧《“匪徒”到处有，本
地特别多》；⑨《野鸳鸯好梦难圆，林保长包案
活该》等。二十二期读者投书有五则：①《乡镇
民代表选不得》；②《壮丁谷压死人》；③《共产
还不来？》；④《和谈怎样了？》；⑤《关门大吉》
（省闽中图书馆关门）；来函简答有《什么是新
民主主义》等。

《梅青》月刊撰稿最多者为会长许世桐，次
为张达略，吴其瑞、许昭之、翁健、刘获秋、卢
诚、鄢庆文、吴醒亚、黄亦天、吴昌基等亦常供
稿，后期刘汝为、黄际信也有来稿。家乡近事
和读者来函的作者则更多。梅青也刊登过闽
清人物传，已发表的有《许显时》《吴其玉》《刘
扬琚》等。同时还摘登和转载国内外一些新闻
文章，如《国内外一月大事记》《读报偶记》《新
文化运动的意义》《美国的扩张》等。

《梅青》月刊旗帜鲜明，文笔犀利，矛头直
指闽清国民党反动当局，曾受到省、市、县国民
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追查和公开打压。1948年
12月，国民党福州市政府扬言勒令停刊；1949
年3月，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和福州市政府又
分别勒令停刊。下面是1948年10月30日，国
民党闽清县政府以“特种会报”形式向国民党
福建省政府密报要求取缔《梅青》月刊及缉办
主办人的代电全文 ：

治瀚先生钧鉴：密。
本县第四十四次干部联席会议以关于《梅

青月刊》言论反动，前经上报上级有案，近该刊

《十八期》仍继续煽惑宣传，肆意诋毁，应如何
取缔案，经议决三项：（一）该刊既未经登记擅
自发行，应请转饬福州市政府依照出版法规定
迅予查禁（该刊地址：经查系在福州乌山路师
专）。（二）该刊主办人许世桐（师专上期毕业
生）、章际翔（协大学生）、肖立文、孙贞羽（师专
学生），翁健、许栋梁、张达略（学院学生）等应
请予以查明缉办。（三）该刊邮寄本县可否予以
查禁。应专案请示待裁令后再行办理等议记
录在卷。理应检同该刊《十八期》壹份随电专
案报请察核示遵。

闽清 江天行
民国卅七年十月卅日

（编者注：“治瀚”系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政
府“特种会报”化名；“江天行”系当时国民党闽
清县政府“特种会报”化名）

《梅青》月刊诸多正义文章有力打击了国
党闽清反动当局，鼓舞了闽清人民，并给闽清
旅外乡亲以信心与慰藉。旅居马来西亚诗巫
华侨黄圣铿（闽清二都台鼎村人）曾给《梅青》
月刊写了一封赞誉有加的信。该信全文 如下：

梅青出版社编辑先生大鉴：敬启者。弟远
涉南岛，对家乡情况殊甚隔阂。每怀故土，徒
劳魂梦。近蒙惠赠贵刊，阅读之余深感先生等
言论公正，文笔过人且热心桑梓事业，荷负兴
革吾梅重任，使海外同乡引为大慰也。弟收阅
之下，愧无以报。兹由敝庄敬汇上国币伍拾万
元，以助贵刊印刷之费，略表寸心。区区之数，
尚祈检收。专此敬请撰安。

黄圣铿曾多次给《梅青》月刊捐赠刊资。
《梅青》也每期寄200份到诗巫，由黄圣铿分赠
华侨。

经过1948年9月——1949年1月的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持反动
统治和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消灭。全国解放的曙光已经呈现。因“麟洞事
件”和“城工部冤案”而曾经沉寂下来的闽清游
击斗争又开始活跃开展起来。

《闽 清 通 讯》和《梅 青》月 刊
○ 吴必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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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麒麟山茶园偶有阵雨
一垄垄的茶树错落有致沿着山体铺开
宛如一排排音符
奏响了茶园的乐章
映入眼帘的都是满山岗的绿意

我感受风调雨顺
闻见茶香四溢
身处春光浪漫
不负人间一口鲜

茶有浮沉
人生也只是拿起和放下
生活若让你喘不过气
倒不如去吹吹风 喝喝茶

微微山峦 阵阵清风
一人一茶一心境

人亦如茶般平等而包容
从茶园采半两温柔
在氤氲的茶色中
寻找最纯粹的自己
让一切不甘化为回甘

一嗅一茗
时间落在茶里
再忙的日子
也能在茶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

山 间 茶 事
○ 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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